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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与 铁 路 警 察 的 奏 鸣 曲 （散文）
刘三 余

其实 ，我就是铁路警察 。一点没错 ，本人警
察生涯 已渡过20春秋 。孔夫子 曰 ：四十 而不惑 。
想来那大抵是对圣人至少是对 贤人们说的 ，似我
等凡夫俗子到 了 这个年畔儿 ，却似乎愈来愈为 自
己所惑 。有时就 冒 出 了我不是警察 ，转念警察又
等于我 ，要么干脆警察不是我 。您也
听糊涂了 吧？我碰到的事儿耐琢磨 ，
要比 “白 马非 马 ”这个名 辩命题还复
杂呢 。

还记得第一次 自 学考试上考场的
情形 ：监考先生 目 光如锥 ，首一个 “作
科嫌疑分子”就看 上了我 。准考证 上
的警察相片和握管的我对照了 几次 ，
那审视的 目 光刺得我坐立不安 ，角 色
易位 ，心上就灰灰地涌上了 冒 名 顶替的滋味 儿 。
不就是 因了赶考紧张两 星期没顾上 刮胡子么？正
是因 了 黑黢的络腮胡才 穿便装 的 呀 ！哪有胡子 象
森林一样茂密 的人民警察 ？维护警察美好形象之
苦心此刻又不能言 明 ，悲哀地只好跌到了我不是
警察 的份儿上 。二次赶考着警服 ，中 场 ，我以室
外阳 光斜射为 由 请求调换座位 ，不但立即获准 ，
还是上次监考的那位先生居然极感人地为我抹净
了教室那一端 的 调换考桌 。刚 落座又满肚后悔 ：
我实 在 是 想借 此机会瞭一眼那道不会做的5分题
呀，可全让警察这 习 惯性的眼不斜视、大步流星
给毁了 ！有贼心而无贼胆 ，奈何 ？

携友乘旅游车 ，遇车主漫天要价 。俗话 说铁
路警察各管 一 段 ，但这铁路二字毕 竟未 刻在脑门
上，刀 砍在谁 身 上不 出 血？就要没收司机执照要
他把车开 到物价局 （天晓得在哪里？）罚款 ！唬
字牌的 ，也获得全体乘客拥护 。车主技穷之余 ，
耳语讨好于我 ，遂正色道 ：我也按规定买票 ，哪
有警察坐车不掏钱？换句话说 ，任何警察不能耍
特权 ！没错吧——我反对，还是这个警察上次返
单位 ，路上一招手 ，大卡车 “吱”地就停下来 。

虽系小小 “犯规”，似这
般行 为 你能 代 表 堂 堂 警
察？可是 ，如果我不是警
察或警察不是我 ，谁吃你

这一壶 ？
远远地 ，瞅见路边有个地痞行头的青年欺侮

一乡 下人 。待 走近 ，围观者纷纷 向我行注 目 礼 ，
受到鼓励 ，轻轻唤一声 ：打啥哩？地痞见状竟抱
头作 鼠窜 。就很有些为我这近90公斤的 “块儿 ”

小得意。“多 亏今天你这一身橄榄绿 ，
否则 乡 下人要吃大亏哩！”赞扬盈耳 ，
甚为飘然 ，继而诧异 ；怎么感谢 的不是
见义 勇为 的我呀 ？

在家里 ，担任丈夫加父亲 的双重角
色，也常常 串角错位 。儿子放学 回来 ，
以父亲 的威严用 警察 的思维 问 ：今天老
师又批评啦 ？似乎儿子天生倒霉蛋一个 。
考试得了双百 ，也曾吃过冤枉打 。你怎

么可能将成绩单忘在学校？小不点儿 ，你也不看
看哄 的老子是谁——警察 ！事事怀疑的警察是好
警察 ，事事怀疑的父亲呢？最惨的莫过于那晚紧
张寻老婆 。手 电筒这边火车下照照 ，那边铁路看
看，心里就谋乱 ，我越不想警察越是于脑海 里勾
出昔 日 铁路线上一个个罹难者 的模样 。冷丁背后
传来妻 的声音 ：你寻啥？我说就寻你 。妻大恸 ：
无缘无故你怎么单 单偏偏非要想着我钻火车 ？我
死你另 寻呀 ！感染得我也鼻根酸酸 ：哪里 ，我早
牺牲给警察 了 ！

是夜 ，妻 平 静 下 来 ，枕 边 惋 惜 ：你呀 ，好
好的 人 怎 么 硬 是 脱 不
了这 一 身 橄 榄 绿 ？遂
想起 了 拯 救 人 类 的 诺
亚方 舟 ，想 起 了 涛 涛
洪水 之 上 和 平 鸽 衔 来
的一 枝 橄 榄 绿 ，心 头
不觉也 活 泛 出 那豁亮 ，
那绿 ……我 想 ，这 绿
我怕 是 得 铁 了 心 地 穿
一辈 子 了 。

熔铁车间 （速写 ）郑 金 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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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宿舍三张床 ，
三张 床 上 躺 着 三 个 汉
子，三个汉子好得不能
再好 ，就一切都“共”，
包括忧愁烦恼 。

三个汉子最烦恼的
事是没有老婆 。

也是谈情说爱 的年
龄了 。常言 ：有梧桐 ，
即能招来凤凰 ；有烂眼 ，
也能 惹 来 苍 蝇 。有 人给
老三 介绍 对 象 了 。老 三
看着老大老二 ，问 ：“哥 ，
咋办？”老大老二说：“先
去看 看 ，回 来再议。”老
三相亲 回来 ，红 光满面 ，
给老大老二每人撂一包
希尔顿说 ：人还罢 了 ，嫩
嫩的 ，勾人！”没敢笑 。老

二问 ：“你 同 意 了？”老 三 道 ：“不敢
擅自 作主 ，这事得听二位哥 的。”

老大就说：“婚姻之事 ，事关
重大 。你继续正面接触 ，我们从侧
面了解 。必须慎重。”

第二天 ，老大老二 回来 ，黑着
脸对老三说：“那姑娘别理 了 。据
说曾和十 几个小伙子 谈过 ，都审不
清深浅 。似这等水性杨花之人 ，决
不要！”老三心突地一颤 ，垂眼皮

说，是 。这事就算了 。
不久 ，又有一位为

大哥作伐 ，老大征询过
两兄弟意见 ，方去晤面 。
老大稳重 ，沉得住气 ，
回来平平静静 ，一言不
发，等 两兄弟 问得紧 了 ，
才说：“人倒本分实在 ，
说话也有些水平 。不过
… …这事还请二位兄弟
帮我筹思。”两兄弟心
一热 ，当 下就驱车 出 了
门。夜晚 ，老大正架二
郎腿仰躺床上 哼歌 ，两
兄弟推门而入 。老大赶
忙敛了脸上 的轻松 ，问 ：

“ 情况如何？”
老二道：“据调查 ，没什么大

问题 ，年龄27岁 ，没谈过恋爱 ，工
作踏实 ，少言 语。”

老三道：“大哥 ，我俩在路上
分析 ，这里面有 问题 。你想 ，一个
姑娘长到27岁 竟没谈过恋爱 ，也就
是说还没被一个异性爱上过 ，那这
姑娘还有魅力可言吗？”

老大沉默了 几秒 ，说：“既如

此，就算了。”
好久无人提媒 ，仨兄弟们不急 。
过一年 ，突然有一红红艳艳女子

闯入宿舍 ，三人大骇 ，眼瞪得圆 ，屋
子也亮堂了 许多 。

姑娘 说 她 是 石 家 庄 一 军 工 厂技
师，在杂志上看到老二写的一篇论文 ，
觉得不错 ，特来讨教 。老二吱吱吾吾
不知所措 。老大老三退 了 出 去 。

那姑娘第 四次找老二 的时候 ，老
大老三就没有躲 。糖 、茶 、瓜籽 、水果等
早就准备好 了 。老三苹果削得好 ，咝咝
咝旋一 串 皮 后 ，将苹果轻巧 地放在那
姑娘 面 前 ，姑 娘 说 声 谢 谢 。咝 咝 咝 又
旋，又放 。糖也 不 断抓递 。眼看 姑娘面
前就堆成了小 山 。老大坐着不动 ，瞅老
二与姑娘谈话有了 间歇 ，就插几句话 ：

“ 小王在我们车 间技术第一 ，人
品第一 ，论文也发表不少。”

姑娘 回头一笑：“是吗？”又 回
过头去 。老大觉得可 以 ，趁机会又插
言。后来 ，插话繁到一定程度 ，姑娘
停止了和老二 的 交谈 ，回过头来专 门
听老大说老二 。老大第一次在姑娘面
前说得眉 飞色舞 、唇角溢沫 。第二天 ，
姑娘要走了 ，仨兄弟 同 去送行 ，送了
不少东西 ，姑娘不要 ，说爱人 出 差 了 ，
那边没人接 。

三人都傻 了眼 。
年龄渐大 ，门前冷落 。仨兄弟互

相安慰 ，互相勉励 。有时感到空虚了 ，
就走到河堤上去 ，吊 嗓子 ，练 口 哨 。
酒量也锻炼得可 以 。岁 月 如流 ，就都
到了不能再大的年龄 。

这时 ，厂子搬迁 ，原人马分成了
三摊 ，仨兄弟恰好被安插到三个地方 ，
不能再住一块儿了 。分手那天 ，三人
抱作一 团 ，野哭 。哭够了 宣誓：“天
涯海 角 ，不忘兄弟情份！”

别后一年 ，仨汉子分别 有 了 自 己
的妻室 。书信常往来 。曰：“有些可
以共 ，有些则完全用 不着。”

王老汉
与三 黑

白青 泉

王老汉的儿子虎虎
在城里 工作 。最近媳妇
生了 一个大胖小子 ，几
次接王老汉到城里去 。
王老汉心里高兴 ，很想
去看看孙子 ，可就是放
心不下他那三只鸡 。

王老汉养了 三只母
鸡，都是 “欧洲黑”，
个大体壮爱生蛋 。三只
鸡长得一模一样 ，只有
王老 汉 心 里 明 白 谁 是
谁。王老汉给三 只鸡起
了个名字 ，生蛋呱呱叫
的是大 黑 ，“咯咯蛋 ”叫
的是 二 黑 ，而 那个 下 蛋
时一声不吭的是三 黑 。

阳春三 月 正是鸡产
蛋的季 节 ，王老汉一 天
收三个蛋 ，天天如此 。
忽然有一天 ，王老汉只
收了 两个蛋 ，王 老汉想 ，
鸡也有歇蛋 的时候 ，并
不在意 。可一连三天 ，
天天收两个蛋 ，这便 引
起王老汉的注意 。到后
院去看 ，正好大黑要生
蛋，二黑刚生过蛋 ，都
冲着 王老汉伸长脖子 叫
个不休 ，而三黑却很平
静在柴堆旁转来转去 。

王老汉想 ：三黑可能身
体不好 ，慢食 ，不生蛋 。

第二天 ，王老汉拿
了鸡食 ，到三 只鸡跟前
一撒 ，嘿 ！一个赛着一
个能吃 。尤其是三黑 ，
头像捣蒜一样 ，三下五
除二就将 自 己周 围 的食
吃了个干净 。王老汉又
撒了 一把食 ，一边观察
一边琢磨 ，三黑不慢食 ，
可为什么不生蛋呢？晚
上鸡上 了 架 ，王老汉把
三黑从架上捉下来 ，用
手掂 了掂 ，沉沉的 、脸
红红 的 、毛光光 的 。王
老汉摇摇头 ，把三黑放
到架上 。

一个 月 过 去 了 ，王 老
汉还 是 只 听 大 黑 二 黑
叫，一天两个蛋。“五一 ”
节到 了 ，虎 虎 从城 里 回
来，又打 算 把 王 老 汉 接
到城 里 去 。王 老 汉 本 想
多攒 几个 鸡 蛋 ，拿 去 给
儿媳 妇 补补 身 子 。可 三
黑不 生 蛋 ，自 己 平 时 又

吃了 一部分 ，蛋少 ，进一
趟城不 值 ，还 是不 愿跟
儿子 去 。儿子 临走 ，王老
汉实在 过 意 不 去 ，便狠
狠心 对 儿 子 说 ：“虎子 ，
带一只母鸡走吧”。儿子
说鸡正在生蛋 ，不带了 。
王老汉叹 口 气说：“三黑
不生蛋 ，已一个 月 了 ，养
着也 是 白 养 ，还 不 如你
带回去杀 了吃 肉。”儿子
说：“如果真 的 不生 蛋 ，
那我就带走。”儿子把三
黑装在 网兜里 ，挂在车
头上 。当 儿子推 自 行车
出门 的时候 ，三黑还嘎
嘎地乱叫 、乱蹦 。王老
汉冲着三黑说：“叫啥 ！
又不生蛋要你干啥。”
说着把网兜又紧 了 紧 ，
儿子 走了 。

当天黄 昏 ，王老汉
清理后院柴堆时 ，在柴
堆背后 ，猛然发现一大
堆鸡蛋 ，足有三十 多个 。
王老汉猛然醒悟了 ，这
是三黑生 的蛋 ！一夜王

老汉都没睡好觉 ，看看
篮子 里三十 多个鸡蛋 ，
又想到三黑临 出 门时 嘎
嘎的 叫 声 ，王老汉拍着
自己 的脑门 说：“真糊
涂啊！”

第二 天一 大 早 ，王
老汉提 着 鸡 蛋 ，搭 头 班
车进城 了 。下 了 车 一路
小跑 ，奔 向 儿子 住 的 宿
舍大楼 。刚到儿子 门 口 ，
一股炖鸡的香味扑进王
老汉 的 鼻 子 ，王 老 汉 一
屁股 坐在 儿 子门前 ，拍
着大腿说 ：“三 黑 、三 黑
… …怪我 ！怪我！”

静物摄影 赵华

坦率
朱广 萍

走进 西 北眼镜店 ，接
待我 的 是一位 老 医生 ，他
表情很严肃 ，黑边 眼镜里

有一双冷冷 的 目 光 。
“ 眼睛怎么不好？”他问 。
“ 我的 眼 睛很可怜 呢。”我说着 ，把配过 的 两个

眼镜都拿 出 来，“都不合 适 ，这次 再 配 一 个 ，就三个
了。”

“ 啊 ，你要开 眼镜店 了。”他嘴 角 裂开 来 ，
笑了 。

我说：“我 的脸型长得很难 看 ，面颊过分 的
肥胖 、鼻梁又很窄很低 ，给你们 工作 添不 少麻烦。”

他看 着我 ，听 到这 里 ，连 连 说：“脸宽 是宽 ，
但这并不能说你长得丑 ，你很漂亮。”

“ 不，”我激动地打断他 的 话，“您别 安慰
我，我小时候生过眼病 ，现在还 一个眼大 一个眼
小，很不端正 呢。”

他告 诉我 ，我这样 的病人在 配镜上 虽然难一
些，但终 究还 是有办法 的 。有 的病 人缺乏我这样
坦率和 自 知 之 明 ，看 不到 自 己 的缺 点 ，一味追求
时髦 ，自 以为美 ，其实不伦不类 。

他还说 ，每个人 的 脸都 长得不 是那么标准 的 ，
再漂亮的人也是如此 。

“ 是吗？”

“ 可 不是吗 ，你 以为 长得漂 亮就标准 吗 ？人无完
人，金无足赤 ，一点都不假 ，你不要太 自 卑 了。”

我走 出 眼镜店 ，心情 复 杂极 了 ！一个人 正 确地认
识自 己 是 不易 的 ，坦 率 地承 认 自 己 不足 更 是 勾通感情
交流必不可少的 。

喻物赞 王征


